组织起来  迎接解放  发展生产

——对盛泽镇解放前后的回忆
金介甫
今年的5月4日，是我们盛泽镇解放40周年的纪念日。我是1949年2月参加中共地下党的，直接参加过解放盛泽的战斗。抚今追昔，感慨万千。现在我已年届古稀，把我所知道的盛泽镇解放前后的情况写下来，作为对盛泽镇解放40周年的纪念。
工人阶级组织起来

1949年4月，上级党组织布置给我们盛泽纺织工会支部迎接盛泽解放的重要任务是保护工厂设备，防止敌人破坏，以便解放后尽快恢复生产，安定工人情绪，安定社会秩序。当时纺织工会是地下组织，从不公开露面，支部书记俞永泉同志在这段日子里常常和我们暗中串连，研究这项十分繁重而复杂的工作。我们有时利用做工时悄悄交谈，有时在晚上作短时间的商议。纺织工会支部的成员有周天宝、封金荣、曹仁生、曹梅生、潘吉善、张炳金、仲春泉、吴永奎、俞永泉和我等。大家接到上级的布置后，都纷纷表示要团结广大工人和资方，保卫好工厂，保护好机器设备和原料，不使遭到敌人的破坏和抢劫。当时局势混乱，国民党顾锡九部队在盛泽召开群众大会，进行反共宣传；5月1日晚，顾锡九部撤离后，土匪胡伯龙部队旋即乘虚而入，迫近盛泽镇郊，并随时可能进镇。解放军还未到盛泽，市镇上各商店闭门，工厂停工，许多人逃离盛泽。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地下党采取有力措施，秘密组织工人，将自己的被褥带到厂里去睡，名义上为老板看守工厂，实际上我们在执行护厂任务。镇上的几家工厂都被我们护卫起来了。夜里值班不拿资方的补贴，半夜里吃的食品也是自己准备的，大家不分日夜的操劳，可想到解放在即，心里充满希望，没有人说一句怨言。

5月6日下午，由我们地下党的领导俞双人等同志作向导，第三野战军的三个连开进了镇，解放了盛泽。从此，揭开了历史崭新的一页！解放伊始，我们地下党的同志们即组织起工人纠察队，人数六、七十名，承担盛泽镇的治安保卫工作。那时生活清苦，白天干了一班活，晚上再去穿街走巷巡逻，每个人常常弄得精疲力尽。顶风暴雨，忍饥挨饿地工作是常事，但大家对生活积极乐观。我们表现出来的那种吃苦耐劳、不计私利的作风，深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我们的党员身份也渐渐公开了。1950年10月后，姜玉兰等同志组织的纺织工会不断发展壮大，其前身即是工人纠察队，骨干多为地下党员。
恢复生产图谋生计

解放初的主要工作是安定社会，恢复生产，剿匪肃特。由于国民党的腐败和连年内乱，解放前夕的盛泽丝织业已奄奄一息，工厂、商店大多停工、停业。我们接管的社会，就是这样一个烂摊子。加上一些工厂主对我们的政策不信任，疑虑重重，纷纷抽逃工商业资金，使我们的工作更陷入困难。如绸业界的俞克铨，把自己厂内的机器设备全部卖掉，把抽逃的资金转移到上海去经营。由此带来了失业工人激增。据1950年6月统计，盛泽镇产业工人中全失业者315人，半失业者40人；手工业工人中全失业者29人，半失业者259人；店职员中全失业者66人，半失业者14人；另有部分工人回农村生产。失业情况在全县最为严重。这些失业工人只得变卖家中物件勉强维持生活，其中30余人全无办法生活。在这样的困难形势下，人民政府提出了“城乡兼顾，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的政策，动员工厂主复业开工。我们工人阶级以大局为重，主动“让利”，不管工资多么低，还是坚持恢复生产。当时工人每日做6小时工作，每人每日出绸15码，应得底薪7角5分，实得白米6升；最低者产绸10码，应得底薪5角，实得白米仅4升。由于绸业界的萧条，盛泽大部分工厂转为织布，但收入亦很微薄，最高每人每日工作10小时，产布32码半，得底薪1.44元，实得白米8升6合，最低26码，得底薪1元1角，实得白米6升6合。自从开展了“劳资两利”的教育，打消了一些工厂主的顾虑，增加了资方对我们的信任感。最早复工的有红木浜的周云际绸厂，时间在1949年的下半年。振丰厂也接着开工了。周云清开设的连城厂，有七八十台机子，准备搬到上海去，我们对他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才将他稳住在盛泽。振丰厂资金不足，政府就贷款支持，保证工厂继续开工。新生厂对厂子的营业，能和工人商议，积极复工。工人复工后生活有了着落，生产情绪也很高涨。1949年12月，全镇共有164个织绸厂，共有机子956台，开动的有594台；最大绸厂新生厂有机子24台，开动的20台。到1952年底，经过不断努力，不仅生产全部恢复，而且还出现了蒸蒸日上的良好势头。我们依靠党的正确政策，依靠党员的模范作用，依靠工人阶级的积极支持，取得了稳定社会，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出色成绩。使盛泽这个古老的丝绸之镇获得了新的生机。
向农民兄弟伸出援助之手

1949年7、8月间，盛泽地区社会还处于不安定之时。当时，土匪特务尚在活动，又遭受水灾，四乡农民生活十分贫苦。于是，工会派出大批工人到乡下去抢救水灾，帮助农民排涝。我们纺织工会下乡去的有七、八十人。1950年春，我被派到农村去做救灾工作，住过二家农户，一家在看鸭浜，是徐森林家，他家吃的是糠与紫念头拌做的饼，吃起来尽是苦味，我也跟着吃；另一家在招船浜，农民吃的是糠麸皮壳和榆树皮拌在一起做的饼，味道更坏。我们镇上的工人生活也不好，但我们吃了农民的东西后都送给他们几升白米，农民看到白米十分感激。当时3、4月份，粮食困难，种子很缺乏，我们搞生产自救工作很艰巨。我们到县里想方设法搞到一些种子，每亩田分配数只有3斤，但却极大地支援了农民兄弟，加强了工农联盟。盛泽地区以织绸为传统工业，附近农民对种粮食历来重视不够，加上水灾，缺粮严重，粮价波动，出现抬高米价的现象。后来，政府从四川调来大米，才压住米价。1949年底到1950年初，金融市场混乱，银元贩子猖獗，在花园街一带，频繁活动。于是我们发动工人纠察队去抓银元贩子，使金融市场秩序稳定。
总之，解放前后的斗争是极其复杂曲折的，我们的工作也是非常艰巨辛劳的，我们信任党，以热情的工作，优良的作风，克服了一个个困难，取得了来之不易的胜利。回想这段生活，总禁不住感到光荣和自豪！今天四化建设的成就灿烂辉煌，但是前进道路同样坎坷不平。党的优良传统，紧密联系群众的作风，仍然是我们手中的法宝，千万不能丢。

                                           （唐至煜  李炳华整理）

作者解放初曾任盛泽镇党委副书记，离休前任新华丝织厂副厂长。

